
左 : 1970 年 4 月 2 日陳端安老師（第三排左一）大三時，帶靜修女中至屏東師專參加臺灣區音樂比賽。第二排左一為陶筑生，右一為李鎮東。（施姈姈

提供）/ 中 : 1972年 4月 2日臺大薰風國樂社獲得全國音樂比賽大學院校組冠軍，也是「薰風」首次獲得冠軍成績，左二起指導老師林沛宇及李鎮東，

第二排左一指揮王正平，右二為陳端安。/ 右 : 第 2009年 10月 6日與「薰風」樂友小聚於紫藤廬茶館。

敬業樂群   畢生玩「樂」

SILK
 R

    AD

這
些
人
這
一
刻 T

he M
om

ent

34 35

緣起

我是 1949 年出生於戰亂中的廣東，在襁褓中來到臺灣。小學時吹口琴，初中時參加合唱團，兩者對我的音準掌握與聽

寫能力有一定的助益。初中時「黃梅調」開始在臺灣流行，耳濡目染之下喜歡上國樂。我在中華商場買了笛簫自學，

練過《江干夜笛》、《幽思》等樂曲，此時也聽遍了中廣及軍中電台的國樂節目。高三時加入建中國樂社，聽到學長

姚能信拉奏《良宵》一曲後，讓我心動改學南胡，並以劉天華的十大名曲為目標。這個階段的學習靠的是觀摩名家

與模仿唱片。

我的恩師 — 李鎮東老師

1968 年加入了臺大薰風國樂社，與趙秦育、范碧玉、劉宛然幾位同學一起跟李鎮東老師學二胡，每週一次，經常會碰

到顧豐毓、葛瀚聰、吳榮燦等人。到了大三、大四時，我們一群「大學樂團」的伙伴，沒大沒小經常去找李老師天南

地北的聊天，那個年代的師生情誼，和後來學校裡一對一教學是很不一樣的，在我一生中，再也沒有出現過同樣受益

的老師。在他的啟發下，我認識到音樂不僅是模仿，還需要建立自己的審美跟品味，要去琢磨指法與弓法，找到最適

合自己的呈現方式。所以從李老師身上我學到的不只是一首首的樂曲，還有如何解析表現樂曲的曲意和韻味，尤其是

他鼓勵大家要跳出國樂的角度，改用更寬廣的音樂視角去思惟。畢業後我能進入文化大學國樂組擔任兼任助教指導二

胡主修學生，也要感謝李老師的提拔。

創組大學樂團

大二開始在李鎮東老師的鼓勵之下，與幾位臺大好手如：王正平、周鳳丹、趙秦育、陳仲桐等人在校外共組「大學樂

團」，並吸引到師大的史庭輝跟東吳大學的朱家炯等人加入，詮釋古曲、創作新曲，希望能夠在音樂上「止於至

善」。現在回想起來，當時仍處戒嚴時期，一群窮學生既沒有財源也沒有練習場地，竟敢跨校成立樂團！大學樂團在

實踐堂辦過三場售票音樂會，還在四海唱片公司灌錄了兩張唱片。國樂售票音樂會在當時是少見的，記得當時臺北市

立交響樂團的團長鄧昌國還陪同波斯頓交響樂團副指揮提爾遜‧托瑪斯前來欣賞大學樂團首演，並在報紙媒體讚美大

學樂團風格獨特，是中國音樂現代化的象徵。我在大學樂團曾嘗試以二胡移植小提琴的作品演奏，第一次演出時，我

選擇了馬思聰先生的《牧歌》，以二胡搭配揚琴演奏，第二次大學樂團演出時，我演奏了葛利格的「皮爾‧金」《蘇爾

維琪之歌》，由鋼琴搭配二胡演奏，移植作品現在看來似乎是稀鬆平常，但在當時算是少見的。

本期受訪者陳端安老師在大三時即編寫了生平第一首國樂創作曲《農村酒歌》，流傳至今已超過半個世紀。雖然自 1995

年以後，陳老師即移民紐西蘭，但近 20 年來，此曲仍受國樂專業人士青睞，經常入圍音樂比賽指定曲目，不僅陪伴八、

九年級生的國樂學習之路，更復刻了許多四、五年級國樂人的共同記憶。陳端安與陳裕剛、王正平、林谷芳 4 位老師皆

是畢業於國立臺灣大學（下稱臺大）的菁英，在 1970 年代即進入中國文化學院（下稱文大）、國立藝術專科學校（下稱藝

專）國樂專業教育領域，推動臺灣的國樂發展，4 人在學術研究、音樂創作、樂團指揮、藝術理論、個人演奏等領域，

為國樂發展屢屢做出貢獻。陳端安老師不僅經歷了臺灣國樂發展「業餘蓬勃的 1970 年代」，也參與了「專業興盛的 1980

年代」。本文將由陳端安老師口述 1970年代前後，所參與的國樂創作及社團活動，一窺臺灣國樂發展的軌跡。

陳端安老師國樂口述歷史

文 / 萬智懿     圖 / 陳端安、施姈姈、萬智懿    訪談時間 / 2023 年 01 月 31 日 18:15-19:30

1970 年代臺灣國樂人的耕耘記述（九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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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國樂團與教學

1969 年有幸加入教育部在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新成立的「中華國樂團」，指揮是董榕森老師，兩年期間演出過許多董老

師的新作，其他還有王沛綸、吳大江、夏炎等作曲家的作品，此外還有一些古曲、民間鑼鼓樂，風格很多樣。樂團定期在

藝術館公演，也曾經上電視。從每週的練習中，不但對樂曲的結構跟音響效果領悟許多，也從董老師的指揮中學到很多，

運用在日後指導社團時極有幫助。大三那年接下了建國中學跟靜修女中國樂社指導老師的職位，1971 年曾帶領這兩個樂

團遠赴屏東參加全省音樂比賽。1974 年我退伍回來後，除了繼續指導這兩間學校，蒙董老師賞識，聘任國立藝專國樂科

擔任講師級兼任技術教師，也回臺大「薰風」指導，但因為外商公司的工作繁忙，後來只保留了藝專國樂科跟靜修女中

國樂社的教職。進入專業教育體制後，開始私下跟沈錦堂老師學和聲對位及蕭美伶老師學鋼琴，此時也開始研讀楊蔭瀏

的中國音樂史、Donald GROUT的西洋音樂史，希望建立更完整的音樂理論基礎跟全方位的鑑賞與樂評能力。

結語

1960-1970 年代的國樂仍是以兼職文人音樂家在主導的大環境，在這個過渡時期，他們共同扮演了承上啟下的角色，培

養出第一代第二代⋯⋯的國樂科系大專畢業生。這些兼職老師們一方面承繼了中廣國樂團與劉天華的風格，另一方面也

在那個戒嚴的時代摸索詮釋了對岸的作品，並融合開創出那個時代的新聲。

在我們成長的那個年代，同好們的國樂大多是靠自學，我認為「自學」是個很重要的成長過程。當聽到一首好聽的曲子

而又想要從自己的指尖流出來的衝動，會促使你千方百計去搜尋樂譜、唱片，然後一遍又一遍去聽寫樂譜、去研究模仿

高手的指法神韻，這種自我學習的成長往往會超過課堂所得。當然藝術的精神不在模仿與複製，但這種自學的心態會讓

我們思考、摸索出方法並完成它。如此培養出來的興趣是一輩子的，不需要別人的督促，每天自己就會拿起琴來玩一段

新曲子。希望大家跟我一樣也找到了音樂。

後記

陳老師分享了他大學時期積極參與國樂社團的活力，及與王正平等人組織跨校際的「大學樂團」，積極創作、開創樂曲新

風格，在校園民歌初唱的 1970 年代，也為校園國樂發出了新聲。除了創作，陳老師在國樂教育推廣上也頗有貢獻，他認

為指導中等學校國樂社團，對學生的啟發並不亞於指導主修學生，但他認為對後者的影響力反而更大，樂團練習跟音樂

比賽將學生的潛力發揮到最高點，所以先後促成了數十位同學選擇音樂專業，進入藝專、文大國樂科系就讀。雖然陳老

師後來移民海外，他依然在僑居地參加民俗活動演出及教學，並遊歷世界各地以樂交流。其實陳老師幾乎年年回臺以樂

會友，筆者認為「敬業樂群」最合適形容陳老師，「敬業」包括他對國樂的教學、創作、及學習，「樂群」更是筆者對陳

老師長久以來的觀察，他對所教過的學生，確實達到亦師亦友的境界，故身旁總有門生故舊圍繞。感謝陳老師接受《新

絲路》的採訪，祝福陳老師老當益壯，經常徜徉在國樂的音符之中。

我的創作

我的作曲是自學，創作始於大三時，說來還是要感謝李鎮東老師，他認為不一定要科班學過理論作曲的人才可以寫曲子，

何況西洋的和聲、對位理論，發展到二十世紀早已打破了常規，他鼓勵大家放手去寫，寫進東方的素材。年輕人應該大

膽去實驗、去突破。在李鎮東老師的期許及催促下，為了樂團的演出需要，團員幾乎人人都創作，雖是漏夜趕出來的急

就章作品，因為有自己的樂團可以試奏，不滿意的地方馬上就可以修改，總體成績也算不錯。

《農村酒歌》是我的第一首創作。在半個世紀前，國樂界很少選用臺灣的鄉土題材，繼 1972 年 2 月 22 日大學樂團首演

發表了《農村酒歌》後，我又寫了《臺灣農村組曲》，包括〈酒歌〉、〈六月茉莉〉、〈乞歌〉及〈天黑黑〉四首臺灣民謠系

列組曲，於 1972年 7月 28日在大學樂團第二次演奏會中發表。〈乞歌〉是我在夜市看到盲女的彈唱，於是跑到龍山寺對

面找到〈勸世調〉的唱片，聽譯唱腔與月琴彈奏，然後改編成中胡、琵琶與大阮的重奏作品。

大學樂團創團首演時，我還發表了《作品第二號「調音」》，它是一首實驗性的創作，將《花好月圓》改用鋼琴黑鍵彈奏

產生扭曲後的主題，並參考史特拉汶斯基的重音錯置，運用古箏的亂音、弦樂的不規則滑音與不協和音程、甚至讓二胡

在演奏中轉軸調弦等等，算是東施效顰的遊戲之作，譜子一路練，一路改，現在原稿都找不到了。所幸當時有錄製成唱

片，記得黃俊雄的電視布袋戲曾經用它來配樂，也曾經被李健老師國樂欣賞課堂裡拿來作曲例。現在回顧起來，無論是

《蠶》或是《作品第二號「調音」》，在那個年代應該算是開兩岸國樂的先例。

《作品第二號「調音」》和王正平的《深淵》多少有受到一場前衛音樂會的影響， 1971 年「七一樂展」，由許博允、李泰

祥等人所籌劃，在中山堂舉辦。七一樂展是前衛的跨界合作演出，結合了新潮的舞台燈光設計、繪畫，演出詩、歌、樂、

舞的綜合藝術，作品前衛觀念新穎，大多是無調性或表現主義的作品。我與趙秦育兩把二胡，故意把弦調成增五度，演

奏李泰祥隨興寫出的一段曲調，做出與眾不同的音樂效果，王正平的琵琶技巧在西樂界的眼裡也很有表現力。從這場演

出我見識到作曲原來可以如此隨興，音樂原來可以這樣表現。我蠻懷念那個初生之犢不畏虎的年代，雖是東拼西湊、自

學瞎搞，但慶幸自己在 50年前，曾經寫過那樣「嬉皮」風格的創意作品，再回頭看，真是不枉年輕歲月！

左：2013年 1月 27日指揮董榕森教授的首場紀念音樂會。/右：2019年 6月 23日與國樂同好們演出「五代同堂話國樂」音樂會。

1972年大學樂團曾灌錄二張唱片，由四海唱片出版社出版。

遊歷世界各地仍不忘音樂采風，左：在北非摩洛哥 / 中：在巴爾幹半島 / 右：2013年 10月 20日主講「東西方弓弦樂器的觀察」講座。




